
□ 邱园园

徐自华、徐蕴华姐妹俩是浙江石

门人。自华字寄尘，自号忏慧词人；

蕴华字双韵，号小淑。

徐自华早年丧夫，过着寡居生

活。1904年被聘为湖州南浔镇浔溪女

学教习，后任校长。1906年 3月，秋

瑾经介绍来浔溪女学执教，徐自华得

以与秋瑾相识。在朝夕相处中，她们

“纵谈家国”“雅相怜爱”，成为结盟

姊妹。徐自华十分感激秋瑾使她开阔

了眼界，懂得许多救国的道理，表示

要以她为楷模，投身妇女解放运动

中，以尽“国民义务”。徐蕴华时为

该校学生，她与姐姐一样，对秋瑾极

为敬爱。而秋瑾也同样视她为“良

友”，给以深切的爱护和关怀。秋瑾

在一首赠诗中写道：“惺惺相惜两心

知，得一知音死不辞。欲为同胞添臂

助，只言良友莫言师。”足见其师生

友谊的深厚。正是在秋瑾的引导下，

徐自华姐妹不久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

同盟会，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秋瑾在学校的活动，很快引起了

以校董金子羽为首的旧势力的忌恨，

以至卑鄙地捏造学生家长意见迫其辞

职。是年暑假，秋瑾离校赴上海。不

久，徐自华亦愤而辞职，携蕴华到上

海，“一意助瑾行事”。冬初，秋瑾为

唤醒广大妇女，筹办 《中国女报》，

自华姐妹捐助一千五百元；蕴华一面

在 爱 国 女 校 读 书 ， 一 面 担 任 校 对

工作。

此后，在秋瑾密谋起义过程中，

徐自华姐妹不仅多次参与重要会议筹

划，而且在行动上全力支持。1907年

3月，为侦察杭州城内外地形，徐自

华偕秋瑾以游西湖为名登上凤凰山，

借机绘制军用地图。之后，暮色中二

人又同谒民族英雄岳飞墓，相约如有

不幸为革命先死者，生者定为其埋骨

西泠，与岳墓相邻。同年6月的一天

晚上，即起义发动前夕，秋瑾为商筹

军饷事来到徐自华家。自华知起义经

费困难，“即悉倾其奁所有”，约值黄

金三十多两相助。秋瑾大为感动，特

摘下自己戴的一对翠环相赠，以为

“异日纪念”。

7月 15日，秋瑾不幸遭到清政府

杀害。噩耗传来，徐自华因恸成疾。

病稍愈，她即含泪作 《祭秋女士文》

和 《吊鉴湖女侠诗》，以寄托自己的

哀思，并发泄对清政府的愤懑。随

后，为实践前约，与吴芝瑛一起为营

葬亡友到处奔走。12月31日，她不顾

女儿死亡的痛苦，只身顶风冒雪夜渡

钱塘江，入义明山搜寻秋瑾的遗柩。

1908年 1月 25日，她将秋瑾烈士忠骸

安葬在杭州西湖西泠桥堍，并亲撰

《鉴湖女侠秋君墓表》。2月25日，徐

自华又邀集学界女士四百余人，在凤

林寺为秋瑾开追悼会。会后又与陈去

病等“秘结秋社，以继瑾志”，并被

推为社长。徐蕴华对秋瑾的牺牲，同

样极为悲痛。她不仅全力支持姐姐的

活 动 ， 而 且 从 上 海 赶 往 杭 州 积 极

协助。

是年冬，清政府接受御史常徽上

奏，下令削平秋瑾墓，并以“秋瑾余

党”的罪名，通缉徐自华与吴芝瑛，

同时牵连徐蕴华。但这并没有吓倒徐

自华姐妹，以后，至 1911年每逢秋瑾

殉难之日，徐自华均以“秋社”社长

名义召集社员，秘密纪念；同时借以

联络光复军旧部与同盟会同志，筹划

起义事宜。在这些活动中，徐蕴华照

例是姐姐的得力助手。

1911年 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徐自

华时在苏州，随即回到家乡策动响

应。不久，石门于杭州光复后也宣布

独立。

辛亥革命的胜利，愈发激起了徐

自华对秋瑾的思念。1912年元旦，她

以同盟会会员名义发布重兴“秋社”

并建“风雨亭”启事，还致电孙中

山，要求南京临时政府给予大力支

持。1月 27日，又邀集各界在杭州大

善寺开会悼念秋瑾，并作 《满江红》

一首，以为“迎神之曲”。同时，徐

自华以秋墓被清廷毁坏后，灵柩移往

湖南长沙，与烈士生前意愿相违之

名，发起还葬西泠活动。徐自华的要

求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浙江都督

府遂命其为营葬事务所主任。1913年

7月 9日，终与陈去病等将烈士遗骸

复葬于西湖岳飞墓畔。

此后，徐自华离杭至沪，就任

“竞雄女校”校长。该学校原由革命

党人专为纪念秋瑾而创办，教职员工

亦多为同盟会员。所以，徐自华接任

校长后，在致力女子教育的同时，积

极联络同志密谋反袁。特别是1915年

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后，徐自华即以

学校为阵地，积极展开反袁活动。

1916年 4月，为配合护国军的倒袁斗

争，她与教员陈去病等在校密谋策

划，计划占据苏州。后来由于苏州警

察 所 长 临 时 更 换 ， 起 义 未 能 如 期

发动。

徐自华、徐蕴华姐妹二人崇侠尚

义，倾其生命赞助革命。于右任曾写

过一首诗称赞二人：“姐妹为文字字

真，一行徐母已传神。西风吹泪西湖

上，慷慨当年葬党人。”

□ 鲍家树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留下

了诸多颇有教益的家训家规、名言诗

文，蕴含着丰富的齐家思想。作为劝

诫子孙持身处世、齐家治业的家训，

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至今仍

被津津乐道、广为传诵。由清代名幕

汪辉祖晚年所作的《双节堂庸训》，今

人却鲜有关注，而其中既闪耀着儒家

正统思想的教育光辉，又饱含着汪辉

祖业幕一生所积累的处世经验，融合

了圣贤之道、囊括了人世沧桑。相较

而言，《双节堂庸训》更接地气，看似

“庸”，实则“真”。

汪辉祖，浙江萧山 （今杭州市）

人，生于雍正八年 （1730年），卒于嘉

庆十二年 （1807年）。因屡试不第、家

境困顿，23岁被迫入幕，之后便开启

了长达 34 年的幕宾生涯，先后在金

山、常州等 10余个地方县衙担任书启

幕宾或刑名幕宾，所著的 《佐治药

言》《续佐治药言》被称作幕业的“枕

中鸿宝”。《双节堂庸训》 成书于乾隆

五十九年 （1794年），印染着汪辉祖的

人生底色，共计有“述先”“律己”

“治家”“应世”“蕃后”“师友”等 6

篇，共 219 条，其中不乏可资取鉴之

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雅重士人 实事求是

汪辉祖在“述先”篇中记载了汪

氏家世及祖父母、父母的生平。汪辉

祖谈到祖父“笃慕儒业”，看到识字之

人便肃然起敬、以礼相待，有读书人

因贫穷而不能应试，祖父一定会出资

帮助；对于失去了从幕工作的读书

人，也一定会大力举荐。曾经有一个

读书人“考列下等”，汪辉祖听说大家

都在取笑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祖

父，祖父怒叱：“小子何知！秀才方有

等，即下等，毕竟贤于不入等者。”汪

辉祖的祖母同样雅重读书人，“邻有寒

士，力不能自给，祖母尝节缩口食周

其匮”。汪辉祖通过祖父母的言行彰示

了对知识、对士人的敬重。

正如古人所讲“遗金满籯，不如

一经”，汪辉祖十分看重知识的价值，

“书为良田也……又岂必以资产为凭藉

哉”！在汪辉祖看来，知识胜于钱货，

读书胜于谋利，“文字之传可千古，而

藏镪不过数世；文字之行可天下，而

藏镪不过省郡；文字之声价，公卿至

为折节，而藏镪虽多，止能雄于乡

里；文字之感孚，子孙且蒙余荫，而

藏镪既尽，无以庇其后人”。

在汪辉祖十一岁时，外公到家

中，父亲让汪辉祖穿蓝色布袍拜见。

母亲认为不妥，“儿以敝衣见新亲不雅

观，须假绸衣衣之”，父亲回答说，

“何碍！此时衣绸、衣布无关荣辱。今

父母为之衣绸，而他年自以布衣终其

身，乃为辱耳”。实事求是、循名责实

的汪氏家风自此便已见端倪。

汪辉祖劝诫后人要名实相衬，既

不能名过于实，也不能名不副实。出

于对名节的珍视，便会顾及廉耻，谨

言慎行，既不能玷污先人也要为后人

留余地，“顾廉耻乃忌惮，有忌惮乃能

检束，能检束自为君子而不为小人”。

就像穿新衣服的人，担心有污染，便

会时时爱护它，一旦沾染了污垢，也

便不再爱惜了，即使浣洗也会留有痕

迹，就会任其破陋下去。好孝名，就

断不敢有不孝之心；好忠名，就断不

敢为不忠之事。

自立自强 诚实守信

“述先”篇中记载，有人邀请汪辉

祖的父亲参加喜宴，母亲建议让汪辉

祖一同前往，“儿不能无应酬，令与人

熟识亦可”，而父亲却严词拒绝，“儿

欲熟人，人不与儿熟也。儿能自立，

人乐与交，何患无熟人？”足见汪家祖

宗对后辈自立自强的重视。年少之

时，要先立志，“不能立志，则长为懦

夫而已”。汪辉祖援引范仲淹、文天祥

和周处的事例，劝诫后人要有大志。

范仲淹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

文天祥为童子时，见欧阳修、杨邦

乂、胡铨皆谥“忠”，倾慕不已，发出

“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的誓言；周处

立志悔过，少时无赖，为乡里所患，

后来听闻乡亲关于“三害”的议论，

心有所悔，杀虎斩蛟，终以忠勇著

名。在人的一生中，自少至壮，“罕有

全履泰境者，惟耐的挫磨方成豪杰”，

这就昭示了为人当自强，不畏困难，

勇于斩断人生前行中的荆棘。

做事贵有恒心，矢志不渝，“能

认真于始而不免中辍，断断不可”。

汪辉祖引用谚语“扳罾守店”，说只

要“手不离罾 （捕鱼的网具），必可

得鱼”“身不离店，必可获息”，这些

都是因为有恒心；又引“磨得鸭嘴尖

鸡贱”来反衬那些盲目跟风而无恒念

之人，意即本来鸡的行情好，鸭的行

情并不好，为了把鸭也卖个好价钱，

就把鸭嘴磨尖像鸡一样来出售，待把

鸭嘴磨尖后，鸡的行情也大贱了。于

是，汪辉祖说，要做成事业，“全以

有恒为主”。

汪辉祖劝诫后人，诚实守信是立

身之本，处世之要。“一事失信，便无

事不使人疑。果能事事取信于人，即

偶有错误，人亦谅之”，“天下无肯受

欺之人，亦无被欺而不知之人。智

者，当境即知；愚者，事后亦知。知

有迟早，而终无不知。既已知之，必

不甘再受之”。这样循环往复，就像叫

喊“狼来了”的孩子一样，人们也便

不再相信他了。

汪辉祖说，“占便宜者失便宜”，

这是亘古不变的通论，“显占一分便

宜，阴被一分轻薄”。首先，便宜的产

业不能接受，“产业各有时价……妄想

便宜，无端而价值比大众较廉，其中

必有欺隐、影射、重卖、盗卖等弊”。

其次，所借之债应及早偿还，他人借

予钱财，是一种恩情，不能把这种恩

情视为理所当然，而应当“刻刻在

念，力图酬报”。如果“因循不果，至

子大于母，则偿之愈难，索之愈急。

不惟交谊终亏，势且负累日重”。

待人谦敬 持家勤俭

汪辉祖的祖母“性庄重，与人谦

谨”，儿孙们到她身前跪拜，她一定起

立回应，对待乞丐也是如此。考虑到

她是行辈里的尊长，有人就建议她不

必这么做，她却回答说：“彼亦人也，

何敢以贫故慢之。”有了祖母的言传身

教，汪辉祖也教导后人要有亲和力，

“有春夏温和之气者，类多福泽；专秋

冬严凝之气者，类多枯槁”，为人自然

需要“岩岩特立”，以使外人不干犯自

己，但也需要有“蔼然气象”，让人容

易亲近，“孤芳自赏，毕竟无兴旺之

福”。汪辉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后

人要礼遇一时失意的人。汪辉祖在十

四五岁时，“身孤貌寝，家难多端”，

不为宗亲待见。山阴的李惟一是同族

的姑父，见了汪辉祖之后非常欣赏

他，称他“孺子不凡”。汪辉祖便有如

遇知己之感，更加发奋，经常心念这

段情谊，也因此在遇到失意之人、孤

儿、寒士时，都雪中送炭，给予礼

遇。除此之外，汪辉祖在 《双节堂庸

训》 中也格外强调和睦邻里的重要

性，“望衡对宇，声息相通，不惟盗

贼、水火呼援必应，即间有力作之

需，亦可借佽将伯”。

汪辉祖批评“幼小不宜劳力”的

谬论，指出“筋骨柔脆，则百事不

耐”，“欲望子弟大成，当先令其习

劳”。他提到无论富贫，治家都要勤

劳，不能游手好闲，“不惟贫者力食，

非勤不可；即富者租息之增减，管钥

之出纳，无一不须筹画”。为此，汪辉

祖还引用了一句谚语：“男也勤，女也

勤，三餐茶饭不求人。女也懒，男也

懒，千百万亩终讨饭。”更有甚者，如

小说家所言：“富家儿中落，持金碗行

乞，知乞之可以得食，而不知金碗之

可以易粟。”

除了勤劳，持家还应节俭，不仅

寒素之家花钱要节俭，即使是丰泰之

家也应准入量出，一天浪费十钱，一

百天就浪费千钱，“富家儿一败涂地，

皆由不知节用而起”。要让子孙知道物

力之艰难，“一衣一食为之讲解来历，

令知来处不易”；造宅不宜过于奢华，

“宅取安居，惟坚朴者可久”；对于婚

嫁喜事，也应量力而为，不能虚饰颜

面，“订姻之初，宜从朴实，勿以媒妁

所诳，作重聘厚奁之想”。此外，汪辉

祖认为，以俭待宾万万不可，虽然不

一定要极其丰盛，也应“以洁为敬”。

一顿客饭，也能反映出一家之勤惰。

惜时专注 严于律己

汪辉祖认为，时光不能虚度，这

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时不可失”，而

是因为“穿一日暖衣吃一日饱饭，费

几多织妇农夫心力”？因此不敢怠惰偷

安，这样才能衣食无愧，要不然，别

人以辛苦的劳作奉养我们，我们却以

安逸享乐来对待，这样看似是在“享

福”，实际上是在折福。无论做什么

事，都要精力专注。“盖专一有成，二

三鲜效。凡事皆然。譬以千金资本专

治一业，获息必夥。百分其本，以治

百业，则不特无息，将并其本而失

之。人之精力亦复犹是”。

汪辉祖强调“事无大小，粗疏必

误”“脚踏实地，事无不成”。在工作

中，要尽职尽责，“臣不能忠，子不能

孝，便不成为臣、子。士不好学，农

不力田，便不成为士、农”。

汪辉祖劝诫后人，如若为官，更

要严于律己，奉公守法。首先，在声

色货利上，要有所把持，不可纵欲，

“纵欲败度，立身之大患，当于起手处

力防其渐”，“居官贪残者，后有余

殃”。汪辉祖最担心的是钱和色的诱

惑，便用“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淫人妻女者，妻女亦被人淫”的严词

箴劝后人。其次，汪辉祖告诫为官者

要在用人、理财、事上、接下等方面

恪守法纪，居安思危，“地愈高势愈

危”，常怀敬畏之心，不能为所欲为。

“覆舟之警，常在顺风，故快意时，更

当处处留意”。再次，不要倚傍门户，

一旦仰人鼻息，终身不能自振。最

后，宦归故里时要避嫌，低调处事，

“当以谨身立行，矜式乡党。一切公事

不宜干预，地方官长无相往还”。

除此之外，汪辉祖在 《双节堂庸

训》 中还有诸多有关道德、言语、交

友等方面的精彩论述，如“缔姻宜取

厚德之家”“多言宜戒，即直言亦不可

率发”“朋友之分，忠告善道”“与人

相处，不当恃己之长，先宜谅人之

短”等等，而今均可作为修身齐家之

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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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春秋

约公元前1045年，武王完成第

一次分封后去世不久，西周便爆发

了武庚、管叔、蔡叔、霍叔联合进

行的一次大规模反叛活动。“摄政

大臣”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

叔，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从而

稳定了西周的统治。

首先看三叔叛乱的理由。《史

记·周本纪》 记载：“成王少，周

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

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

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也就

是说，管叔等人惧怕周公有取代

成王的野心。这个理由在表面上看

是有根据的。因为殷商的传位元方

式是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

辅的。那么西周刚刚建立，也很可

能沿用商朝的传位元方式。周公是

武王的弟弟，而且拥有极高的威

望，在 《史记·管蔡世家》 中载，

“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

右辅文王”，说明了周公的地位不

较武王为低，那么周公可能会对武

王传位于子表示不满而想取而代

之。重要的是周公当时已称王，

在颁布的一些诰命中，皆有“王

若 曰 ” 句 ， 如 《尚 书》 中 《大

诰》《酒诰》等。

但是，仔细分析，“周公之为

不利于成王”的原因其实是站不住

脚的。第一，在 《史记·周本纪》

中记载：“武王病，天下未集，群

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

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疗。后而

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周

公愿代替武王而死，可以说明他没

有取代武王的野心，更不会在武王

死后，自己也渐老之时取代成王。

第二，周公地位虽高，但无论

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的传位方

法其实都轮不到他来继承。《史

记·管蔡世家》 中对武王、周公、

管蔡霍三叔的关系做了明确说明：

“其 （文王） 长子曰伯邑考，次曰

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

旦，次曰蔡叔度……”伯邑考在文

王驾崩之前就已死去，于是立武

王。按父死子继的传位方法，那么

就该立武王长子成王；按兄终弟及

的传位元方式，就该立仅次于武王

的管叔而不是次于管叔的周公。

第三，周武王当初让纣的儿子

武庚仍继承殷王位，统治殷商故

地。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

蔡叔、霍叔驻守在殷都周围的邶、

鄘、卫三国。三监叛乱，又和殷商

旧地东夷的徐、奄、薄姑等方国串

通，叛乱局势十分严重。周公亲自

东征，既然有能力征服这么广大地

域内的叛乱，自然也能再“西征”

打下镐京。他既然能不顾兄弟之情

杀管叔，放蔡叔，自然也能杀武王

之子成王。但东征胜利后，周公功

成身退，还政于成王，说明他并无

此心。既然周公并无此心，那三叔

为何还要叛乱呢？其实，由武王、

周公、管蔡等兄弟之间关系就能说

明原因了。武王的弟弟中管叔最

长，按照兄终弟及的惯例，他有资

格继承王位。如今周公立武王子成

王，成王年幼，周公自己称王执

政，这引起了武王群弟的不满和猜

忌。《尚书·金縢》载：“管叔及其

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

孺子。’”在这种情况下，管、蔡

与武庚联合作乱。想夺权的不是周

公，而正是贼喊捉贼的管叔。

再看武庚也跟随三叔联合叛乱

的原因，在《史记·管蔡世家》里

记载：“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

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他

是被“挟持”作乱的。可能是三叔

要找一个比较有威望的人来服叛乱

之众。就像项梁举事时也找了个楚

国遗民楚怀王作为名义上的“带头

大哥”一样。但武庚真的是“挟以

作乱”的吗？恐怕不是。《史记·

殷本纪》 里记载：“周武王遂斩纣

头，县之 （大） 白旗。杀妲己。释

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

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嗣，

令修行盘庚之政。”周人取得了政

权后，并没有完全消灭殷商国家，

而是根据当时人们“灭国不绝祀”

的原则，保留殷人的祭祀。亡国之

人，没有被杀，而被封禄父，以续

殷嗣。按理说应该是感激不尽了，

又怎么会叛乱？而且，怎么会有一

个人被挟持着叛乱的说法？就算是

后来的楚怀王，虽然事事对项羽言

听计从，但至少是心甘情愿揭竿而

起的，如果不是真心愿意，武庚怎

么会叛乱？所以，武庚似乎有复国

之心的嫌疑。

最后谈谈周公，其实周公当时

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上。《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

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

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周公怕诸侯

欺成王年少而不服起兵叛乱，于是

“摄行政当国”。但最后还是出现了

三叔“畔周”，其原因是不服他“摄

行政当国”。也就是说，不论是年少

的成王执政还是德高望重的周公执

政，“畔周”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周

公既在辅成王时获得了一时的权

力，又在东征时平叛有功，树立了

更大的威信，还不贪恋权力，“周

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

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在各种权

力斗争中游刃有余，功成身退，留

下了千古美名。周公的为人处世之

道，实令后人敬仰。

三监之乱是西周刚刚建立之时

发生的一件大事。周公东征平叛，

扩大了西周的统治范围，稳定了西

周的统治，而且基本形成了以嫡长

子继承制为最大特点的宗法制。在

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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